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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泰国恐怖电影的

女性关照和喜剧倾向研究
崔　 颖　 朱丹华

摘　 要： 新世纪以来， 迅速崛起的泰国电影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亚洲电影的权力格局， 成为最值得关

注和研究的亚洲新兴区域电影之一。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 泰国电影的崛起不仅表现在以获得国际性电

影节的认可和褒奖为标志的艺术影响的提升， 更重要的表现是泰国电影在国际电影市场迅速提升的市场影

响， 为泰国电影赢得了有史以来最为广阔的国际化市场空间， 极大地提升了泰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的话语

权。 这种话语权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源自泰国类型电影尤其是恐怖电影的出色创作。 新世纪泰国恐怖电影的

创作特征主要体现在佛教观念、 女性关照和喜剧倾向等方面， 正是这种根植于泰国本土文化的创作特色使

泰国恐怖电影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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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电影有着悠久的恐怖片创作传统。 早在 １９３３ 年， 受好莱坞恐怖片的启发， 泰国人就开始了恐

怖片的拍摄， 其后数十年间， 恐怖片在泰国电影中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之前，
泰国恐怖电影还基本停留在早期神鬼片的创作模式， 制作水平不高， 国际影响力不大。 １９９９ 年， 《鬼

妻》 的横空出世宣告泰国恐怖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并引领泰国电影走向复兴之路。 此后， 随着

一系列高水平恐怖片的相继问世， 泰国恐怖电影异军突起，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均获得巨大成功， “泰式

恐怖片” 也成为了泰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一个重要标签。

一、 从模仿到超越： 泰国恐怖电影发展概况

泰国恐怖电影的拍摄最早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当时， 一批好莱坞恐怖片在泰国上映， 受到泰

国观众的欢迎， 泰国电影人于是仿效好莱坞电影， 开始在电影中加入恐怖元素。 最高出现的具有恐怖

片雏形的泰国电影是 １９３３ 年的 《娜柯鬼魂记》 （Ｎａｎｇ Ｎａｄ Ｐｈｒａｋｈｏｎｏｎｇ） 和 １９３４ 年的 《索木爷爷的宝

贝》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Ｓｏｍ’ ｓ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泰国电影迎来黄金发展时期， 恐怖片的创作也随之活跃起来。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 是泰国恐怖电影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 这一时期， 出现了 《鬼妻娜娜》 （Ｍａｅ Ｎａｋ Ｐｈｒａ Ｋｈａｎｏｎｇ，
１９５８）、 《人鬼恋》 （Ｇｈｏｓｔ Ｌｏｖｅ， １９６４）、 《爱的精灵》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Ｌｏｖｅ， １９６８）、 《壁虎鬼》 （Ｇｅｃｋｏ Ｇｈｏｓｔ，
１９６９）、 《食魂鬼》 （Ｇｈｏｓｔ ｏｆ Ｇｕｔｓ Ｅａｔｅｒ， １９７３）、 《虎妖》 （Ｔｈｅ Ｔｉｇｅｒ Ｄｅｖｉｌ， １９７６） 等。 这些影片有的改

编自关于神鬼的民间传说， 比如家喻户晓的 “鬼妻娜娜” 的故事就被拍摄成多个版本， 《食魂鬼》 改编

自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 有的则是新编的鬼故事， 如 《人鬼恋》 《壁虎鬼》 《虎妖》 等。 但无论是民间

传说的演绎， 还是新故事的创作， 这些影片的故事大都遵循着 “人鬼纠缠—巫师 （和尚） 驱鬼—鬼被

降服” 的类似套路， 且大部分影片中的 “鬼” 都以女性的形象出现。 当然， 这种模式也有例外， 比如

《人鬼恋》 中的女鬼 “岛” 化身年轻女子和男主角麦特相爱， 最后在高僧的帮助和麦特的努力下，
“岛” 由鬼变成了人， 和麦特结为了夫妻。 遗憾的是， 这一时期的泰国恐怖电影， 除极少数影片外，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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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影片的胶片已经遗失或只剩下片段。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泰国观影人群迅速增长。 为迎合观众， 这一时期的泰

国恐怖电影开始出现色情化的倾向， 很多影片加入了露骨的色情桥段， 以恐怖和色情作为卖点， 包括

《僵尸》 （Ｖａｍｐｉｒｅ， １９８４）、 《女鬼的魅惑》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ｍ ｏｆ Ｇｈｏｓｔ， １９８４）、 《恶魔之铃》 （Ｔｈｅ Ｂｅｌｌ’ ｓ Ｇｈｏｓｔ，
１９８５）、 《午夜魅影 ２》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 ｓｈａｄｅ ２， １９９０） 等。 这些影片是 １９８０ 年代泰国电影 “泛娱乐化” 的

产物， 大多属于小成本制作， 普遍水准不高。
　 　 １９９９ 年， 朗斯·尼美必达的 《鬼妻》 一举打破泰国电影的最高票房纪录， 成为振兴泰国电影工业

的里程牌式作品。 随后， 泰国恐怖电影进入发展快车道， 出现了 《三更》 （ Ｔｈｒｅｅ， ２００２）、 《变鬼》
（Ｂｕｐｐｈａ Ｒａｈｔｒｅｅ， ２００３）、 《鬼影》 （Ｓｈｕｔｔｅｒ， ２００４）、 《恶魔的艺术》 （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ｌ， ２００４）、 《鬼宿舍》
（Ｄｏｒｍ， ２００６）、 《灵蛇爱》 （ Ｓｎａｋｅ Ｌａｄｙ， ２００７）、 《连体阴》 （Ａｌｏｎｅ， ２００７）、 《厉鬼降至》 （Ｃｏｍｉｎｇ
Ｓｏｏｎ， ２００８）、 《鬼夫》 （Ｐｅｅ Ｍａｋ， ２０１３）、 《泳队惊魂》 （Ｔｈｅ Ｓｗｉｍｍｅｒｓ， ２０１４） 等一系列代表性作品，
并迅速风靡全球。 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上映的 《鬼夫》， 以 １８６１ 万美元的国内票房收入刷新了泰国电影史票

房记录， 同时还在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超过 １５００ 万美元的海外票房

收入。
新世纪以来， 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拓， 风格独具的 “泰式恐怖片” 已经成为了与欧美、 日韩并驾齐

驱的恐怖电影流派。 与之前历史上的恐怖片追求单纯的娱乐性不同， 新世纪的泰国恐怖电影在创作中

赋予了影片更多的文化内涵， 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全新的美学风格。

二、 新世纪泰国恐怖片创作特征分析

在世界电影史上， 恐怖片最早可追溯至 １９１０ 年的美国短片 《科学怪人》， 在这部影片中， 第一次

出现了怪物的形象。 此后， 恐怖片发展壮大， 成为类型电影创作的一大片种。 历史上， 就恐怖片

（Ｈｏｒｒｏｒ Ｆｉｌｍ） 和惊险片或惊悚片 （Ｔｈｒｉｌｌｅｒ Ｆｉｌｍ） 的概念划分， 一直存有争议。 学者郝建从三个方面对

二者进行了区分： 首先是恐怖片的观赏经验和惊险片大不一样， 惊险片带给观众的刺激主要来自现实

的生活体验或基于现实的现象， 而恐怖片则是源自鬼魂、 僵尸、 灵异等超现实元素， 因此更为血腥和

暴力； 其次是叙事模式上， 恐怖片中的超现实主义元素在故事叙述中起主导作用， 而惊险片则是理性

认识对现实世界的恐怖印记， 不存在超自然的力量； 第三是在视觉语言和意象营造方面， 恐怖片的影

像处理比惊险片更为刺激和夸张， 给观众心理的惊吓和恐惧冲击力远远超过惊险片。［１］ 参照这一定义，
本文讨论的泰国恐怖片仅限于出现鬼魂、 僵尸等超现实灵异元素， 含有以制造恐惧心理为目的的恐怖

意象的影片， 不含 《食人狂魔》 （Ｚｅｅ－Ｏｕｉ， ２００４）、 《人肉米粉》 （Ｍｅａｔ Ｇｒｉｎｄｅｒ， ２００９）、 《鬼肢解》
（Ｂｏｄｙ， ２００７） 等现实题材的惊悚片， 也不包括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 这样含有灵异成分但不以营

造恐怖意象和追求恐怖观感为目的的影片。
经过数十年的演进， 世界影坛逐渐形成了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恐怖片阵营和以日韩为代表的东方

恐怖片阵营。 在美学呈现上， 欧美恐怖片强调的是直接的感官刺激， 追求血腥和暴力； 日韩恐怖片则

以刻意的心理暗示给观众带来意识层面的恐怖印记。 作为后起之秀， 泰国恐怖片在视听语言和意象营

造上充分借鉴了欧美和日韩恐怖电影的创作经验， 在内容上则根植于泰国本土文化， 凸显出独特的民

族风情和文化特色。
（一） 佛教观念

泰国恐怖片最显著的特征是与佛教文化的内在关联。 泰国被称为 “黄袍佛国”， 在五十一万多平方

公里的国土上散布着三万多座佛教庙宇， 全国有三十多万僧侣。 根据 ２０１０ 年的统计， 泰国 ９３ ４％的国

民信仰佛教。［２］佛教是泰国的国教， 泰国宪法规定， 泰国国王必须是佛教徒。 泰国采用佛历纪年法， 而

不是大部分国家采用的西元纪年法。 在泰国， 上至国王、 总理， 下至普通百姓， 男子年满 ２０ 岁， 依照

传统习俗一般要剃度出家一次， 以示自己为佛门弟子。 可以说， “佛教已深深地渗入到泰国人的心理和

民族性格之中， 成为泰国人判断是否和衡量伦理道德的准则， 成为泰国人的精神寄托。” ［３］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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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乘佛教的教义和学说中， “业报轮回” 的观念对泰国恐怖电影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远的。 “业
报轮回” 学说的基本观点是： 人们在今世所受的苦是由于前世所造的孽， 而人在今世中的行为会对来

世产生影响。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在泰国恐怖电影中， 活着的人如果被鬼索命

或是被鬼纠缠， 一定是因为做了恶。 因此， 在电影创作中， “ ‘因果相续， 报应不爽’ 一直是泰国恐怖

片的内在叙事逻辑。” ［４］ 《鬼妻》 中的 “娜娜” 杀死邻居， 一方面是因为她深爱着丈夫， 怕邻居暴露了

自己已经是鬼的真相， 更主要的是因为邻居们在她生前谣传说她对丈夫不忠， 对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鬼影》 中的 “东” 眼睁睁看着女友 “娜塔” 被朋友强奸， 因懦弱而选择了 “助纣为虐”， 对他又爱又

恨的 “娜塔” 死后变成鬼魂， 杀死了几名强奸犯， 然后一刻不离地骑在 “东” 的肩膀上， 让他永世不

得安宁， 最终 “东” 被逼疯， 进了精神病院； 《恶魔的艺术： 邪降》 中看似无辜的青年男女， 最终被发

现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 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连体阴》 中的妹妹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男孩， 不惜将

连体的姐姐杀害， 最终噩梦缠身； 《三更之轮回》 中， 因贪婪而得到木偶的唐师傅最终家破人亡， 落得

和木偶主人陶师傅一样的下场。 这些恐怖剧情的展开， 在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的观念认知下， 很

好地迎合了观众的观影期待， 而这无疑是泰国恐怖片叙事逻辑的一种体现。
可以说， “轮回” 这个在泰国信仰中根深蒂固的佛教观念在恐怖片得到了得心应手的应用———从朗

斯·尼美毕达的 《三更之轮回》 到 《鬼债》 《鬼影》 《恶魔的艺术》 等， 这些影片都是围绕 “轮回” 的

基本信条来展开， 故事的内核都离不开对 “轮回” 的诠释。 而 “轮回” 的观念暗合了泰国早期恐怖片

中的 “古老信仰” 与 “复仇鬼魂” 两大主题。 只是， 新世纪以来的泰国恐怖片， 加入了东方式的哲学

思考， 使得影片呈现出西方视角下的 “东方神秘主义” 色彩， 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猎奇式的关注和 “凝
视”。 而不可否认的是， 在大多数泰国恐怖片中， 佛教的 “轮回” 观念决非简单的噱头， 也不是刻意的

低水平拼贴， 而是通过扎实饱满的影像叙述， 将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要素植入影片中， 成为影片的灵

魂和精神内核， 使影片呈现出了一种本土化的 “泰国式” 意蕴。
除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的 “轮回” 论之外， 在泰国恐怖片中， “三障” 是表现得最多的宗

教元素。 “三障” 是佛教用语， 是佛经中提到的一切烦恼的根本， 具体来说就是 “贪” “嗔” “痴”。
“贪” 就是贪婪， 包括对物质和精神上的占有欲。 在 《三更之轮回》 中， 正是由于 “贪”， 唐师傅把陶

师傅的木偶占为己有， 最终家破人亡。 而给木偶下了咒语的陶师傅也同样是因为贪念， 从别人手中抢

来了木偶， 木偶的主人于是化为鬼魂来惩罚陶师傅。 《十三骇人游戏》 中参加游戏的父子为了一亿元奖

金， 一步步堕入罪恶的深渊， 最终， 对金钱的贪婪使父亲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嗔” 是指仇恨和愤

怒， 在泰国恐怖片中， 大部分让人恐怖的夺命鬼魂多是因为仇恨和愤怒而惩罚有罪孽的人。 《厉鬼将

至》 中的扶桑嫂、 《鬼影》 中的娜塔、 《连体阴》 中的姐姐萍都是活着的时候遭受了冤屈， 变成鬼来报

复伤害她们的人。 “痴” 是指心性暗昧， 迷于事理， 执迷不悟， 泰国恐怖电影中， 对 “痴” 的表现大多

是指 “痴情”。 家喻户晓的 《鬼妻》 中的娜娜， 就是因为深爱着丈夫马戈， 死了也要变成鬼回来和马戈

在一起， 被高僧降服时， 久久不愿离去， 直到马戈答应来世再做夫妻， 才化身而去； 《鬼影》 中孤僻的

娜塔痴情于男友东， 死后化为女鬼回来骑在东的肩膀上， 就像他们恋爱时一样； 《致命切割》 中， 少年

诺经常受欺负， 阿泰保护了他， 于是爱上了阿泰， 把他当朋友的阿泰后来离他而去， 为了和阿泰在一

起， 诺不惜变性成为了阿泰的女友， 并把当年猥亵过自己的人一一杀死复仇。 在泰国恐怖片中， 对

“贪嗔痴” 的言说， 不管是超现实主义的鬼神， 还是现实主义的沾满鲜血的人， 电影中探讨的其实是源

自佛教的对人性弱点的反思和忏悔， 这也是很多泰国恐怖片在内涵上比欧美和日韩更胜一筹的主要

原因。
（二） 女性关照

在大部分人尤其是西方人眼中， 现代泰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而保守的宗法父权社会， 这与泰国

的色情业发达、 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较多、 女性失业率较高等社会现象有很大关系。 而总体上， 泰国

的确也是一个 “男尊女卑” 的男权主导的社会。 虽然近年来， 以前总理英拉 （Ｙｉｎｇｌｕｃｋ Ｓｈｉｎａｗａｔｒａ） 为

代表的泰国女性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 但大部分女性的社会地位仍然不高， 男性在泰国社会仍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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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主导地位。 不过， 实际上泰国并非是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 根据中国古籍的记载 （关于 １３ 世纪前的

泰国历史， 主要见于中国文献），［５］在公元前 １ 世纪至公元 ７ 世纪的扶南时期， 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女王

手中， 在女王统治的国度里， 民风流行 “女尊男卑”。 我国元、 明文献中多处记载了历史上在现今泰国

清迈为中心的泰人主要居住地曾存在一个女权国度 “八百媳妇国”， 在这个国家里每个村寨由一位女性

领导。 而在泰国的一些农村地区， 至今仍然保留着古老的从妻居住的婚俗， 社会学家从民俗学和性别

文化的视角分析得出一致结论， 认为妻居住婚是母系社会婚姻形态的残余表现， 是女权社会文化的反

映。 “从妻居的婚俗是傣族女性人身较自由、 女性权益得到一定保障以及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较高地

位的具体表现， 因而泰国的从妻居住应该也不例外， 是历史上女权文化的残留。” ［６］ 因此， 相关研究得

出结论， 当今泰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 形成的时间至多不过五、 六百年。［７］

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女性主导的女权社会形态， 但数百年来， 和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 泰国总

体上仍然是一个父权社会， 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于是， 在这一背景下， 在泰国恐

怖片中， 观众看到的大多数鬼魂都是女性， 且多是年轻女性。 影片的叙事主题也大多是女性鬼魂从弱

者的地位对男性反抗或报复。 “男性戕害之后的女性复仇一直是泰国恐怖电影着力表现的基本叙事主

题。” ［４］（１０１） 《鬼影》 中的娜塔， 在遭轮奸而抑郁自杀后变成女鬼杀死了作恶的人， 是一种基于女性弱者

心理的报复； 《变鬼》 中的布帕， 因受继父的侵犯和男友的抛弃， 对男人产生厌恶， 在死后展开报复；
《恶魔的艺术》 中的帕诺亦是如此。 在这些影片中， 女性角色都是以受害人的身份对施害者———男权化

的男性角色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惩罚， 而这种惩罚无疑是对处于弱者地位的女性的性别焦虑的一种

补偿。 当观众看到 《变鬼》 中的布帕锯断负心男友艾卡的双腿， 《鬼影》 中娜塔骑着强奸过他的流氓坠

楼， 《恶魔的艺术》 中帕诺往曾爱过自己却居心叵测的坡嘴中倒入滚烫的开水时， 泰国女性观众的弱者

身份的焦虑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宣泄， 女性地位也得因此得到一定意义上的自我肯定。 这种心理上对

男权地位的反抗和复仇带来的宣泄似乎让女性重新回到几百年前女性所主导的泰国社会， 让泰国女性

的权力想象得到某种满足。
因此， 与女性角色在欧美恐怖片中大多作为性感符号成为 “男性凝视” 的对象以及在日韩恐怖片

中被刻意设置的经历恐怖事件的见证人不同， 泰国恐怖片中对女性角色的关照与泰国社会女性身份的

变迁是有内在关联的， 她们 “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作为构建影片叙事结构、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

要叙事元素。” ［４］（１０１）这种对女性的关照也是泰国电影确立自身独特文化属性的重要叙事策略， 新世纪泰

国恐怖电影能够在世界市场与日韩和欧美恐怖电影的竞争中获得一定的话语空间， 与这种策略不无

关系。
（三） 喜剧倾向

“恐怖片在痴迷和娱乐观众的同时也陶冶净化观众， 它有效地聚焦在人类生命中黑暗、 禁忌、 怪异

和惊恐事件上， 涉及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恐惧： 我们的噩梦、 我们的脆弱感、 我们的异化、 对死亡和

未知的恐惧、 对失去自我本性和失去性向的恐惧等。” ［８］ 对泰国电影来说， 大部分恐怖片无疑都是符合

这一界定的。 但近年来， 在泰国恐怖片中， 出现了一批杂糅了喜剧要素的恐怖片， 它们在恐怖片的外

表下， 在营造恐怖气氛， 追求恐惧观感的同时， 也着力于制造喜剧效果， 因此可以称之为 “喜剧恐怖

片”。
２００３ 年， 尤拉特·史帕克 （Ｙｕｔｈｌｅｒｔ Ｓｉｐｐａｐａｋ） 导演的 《变鬼》 系列开创了新世纪泰国喜剧恐怖片

的创作风潮。 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９ 年， 《变鬼》 系列一共拍摄了四部， 分别是 《变鬼》 《变鬼 ２》 《变鬼

３ １》 《变鬼 ３ ２》。 在这一系列影片中， 恐怖故事和恐怖意象是影片的主打要素， 如前文提及的女主角

布帕砍断男友艾卡双腿的情节已成为泰国恐怖片的经典桥段。 同时， 这几部影片的喜剧色彩也同样值

得称道。 这些喜剧成分主要由影片中的降魔师、 和尚、 道士等配角来完成， 比如背上插一把刀的大师、
拿着封面是 “机器猫” 的小和尚、 把矿泉水当圣水的道士， 甚至还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 影片通过这

些无厘头的喜剧元素的拼贴， 成功地缓解了观众观影过程中的紧张感， 与影片的恐怖段落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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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变鬼》 系列外， 《顽皮鬼》 （Ｈａ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 ２００７）、 《求神问鬼》 （Ｖｏｗ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２００７）、 《见鬼

惊魂旅》 （ＳａＲａＮａｉｒ Ｈｅｎ Ｐｅｅ， ２０１０）、 《灵异日》 （Ｇａｎｇ Ｔｏｂ Ｐｈｉｉ， ２０１２）、 《鬼夫》 （Ｐｅｅ Ｍａｋ， ２０１３） 等

影片也可以纳入喜剧恐怖片的范畴。 其中， 创下泰国电影市场票房纪录的 《鬼夫》 可算作是喜剧恐怖

片的集大成者。
《鬼夫》 与 １９９９ 年的 《鬼妻》 一样改编自泰国家喻户晓的 “鬼妻” 娜娜的传说故事： 因为战争，

丈夫要上战场打仗， 留下身怀六甲的妻子独自在家。 妻子因难产而死， 变成女鬼在家等待丈夫的归来。
丈夫从战场回来， 不知妻子已死， 与 “鬼妻” 恩爱如旧。 “鬼妻” 娜娜的故事在泰国流传已久， 深入人

心， 曾被多次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甚至还被拍成动画片 （２００８ 年上映）。 与以往版本不同， 《鬼夫》
对娜娜的故事作了大胆改编， 设置了诸多悬念， 让观众与剧中的配角———丈夫马戈带回家的几个朋友

一样， 对娜娜和马戈到底谁才是鬼产生怀疑。 同时， 影片颠覆性地改动了结局， 把观众熟知的娜娜最

终被高僧降服改为与丈夫大团圆。
《鬼夫》 加入了诸多喜剧要素， 使之成为影片的最大特色和亮点。 尤其是马戈的四个朋友， 在片中

主要的任务就是插科打诨， 添加笑料， 他们疑神疑鬼的夸张表演让鬼妻本来凄美沉重的故事变得轻松

而温暖， 由此而带来的温情基调也成为影片的成功要素之一。 影片中， 无论是四个朋友想方设法帮助

马戈， 还是娜娜用自己的异能帮马戈作弊赢得游戏， 以及片尾马戈对娜娜的告白： “你知道我很怕鬼，
但我更怕生活中没有了你。 只有一件事， 你永远不要再倒挂在天花板上了， 我不喜欢， 差点把我吓坏

了。” 这些充满人情味的情节设计在取悦观众的同时， 也获得了极大的情感共鸣。 从 《鬼夫》 在海内外

获得的超高人气和票房来看， 《鬼夫》 对鬼妻故事进行的这种喜剧化的全新诠释无疑是成功的。
泰国恐怖片喜剧化的创作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对恐怖片的经典范式进行了解构， 并以拼贴化、 日常

化的叙事风格对恐怖片的美学呈现作了颠覆性的重建。 这种美学意义上的重构在商业叙事的包装下，
并没有改变恐怖电影的故事框架和文化内涵， 也没有消解恐怖片特有的恐怖意象和恐怖气质。 相反，
正是这些喜剧化的创作手法， 有效地延伸了恐怖片的文化视域， 扩展了影片的受众范围， 这也是这类

影片能够受到泰国国内和国外观众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

三、 结 　 　 语

自上世纪末以来， 泰国恐怖电影引领泰国电影走出低谷， 以类型化的创作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 也

因极具民族特色的内涵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不过， 在文化全球化不断深入， 同时本土意识和

本土文化不断得到强化的背景下， 如何将民族特色的文化创造和国际性审美的市场需求更好地结合起

来， 以增进最具文化影响力的泰国恐怖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传播， 更好地提升泰国电影的话语

权和整体地位， 是泰国恐怖电影创作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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